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後西遊記
第三十七回  笑和尚傳咒卻邪　惡閻羅授方超生

　　詩曰：　　大道雖天定，人心實主持。

　　道家修性命，佛氏重慈悲，

　　儒者立名教，敦崇倫與彞，

　　各說各有理，各行各相宜，

　　雖亦各有短，短苦不自知；

　　若云不是道，千古已如斯，

　　若云都是道，大道何多歧。

　　乃知道一天，人心如四時，

　　人心與天道，須臾不可離。

　　話說兩個侍者領了冥報和尚之命，忙忙走出西村來尋請大唐僧人不題。卻說唐半偈下了馬，與小行者立在西村口等待沙彌去尋

豬一戒，原說是走去便來，不道等了一兩個時辰，不但豬一戒不來，連沙彌也無蹤影，心下著急，便對小行者道：「沙彌去了許

久，為何不來？定有緣故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甚緣故？決是尋著了呆子，大家同等齋吃。方纔師父拿定生意，不放他去便好，既放

了去須等他吃個像意，方得回來。如今急也無用，且尋個穩便所在略坐一坐方妙。」唐半偈沒法，只得依言，就在路旁一個草庵門

前石上坐下。坐不多時，只見草庵裡走出一個濃眉廣額圓頭圓臉的笑和尚來，將唐半偈看了兩眼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東來的和尚，你

的死期到了！」唐半偈聽了，忙起身合掌道：「死既有期，敢不受命。但不知還在何時？乞老師明示。」那笑和尚又嘻嘻的笑道：

「只怕就在今日。」小行者在旁聽了大笑道：「和尚莫要油嘴！你這些撮空的話兒只好恐嚇鄉村裡的愚人，我師父歷功累行七八證

果之人，莫說沒有死的道理，就是命裡該死，閻王知是我孫小聖的師父，哪個敢來勾他？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既是閻羅王怕

你，不敢來勾你的師父，為甚兩個師弟又被他勾了去？」說罷，竟笑嘻嘻走進草庵去了。唐半偈聽說兩個師弟勾了去，大驚道：

「履真呀，莫要唐突！這位師父說話有因，不是凡人，況一戒、沙彌久不見來，莫非果被人暗害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兩個縱沒

用，也還粗粗鹵鹵，青天白日怎生害他？要害他，除非自家貪嘴吃的飲食多脹壞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怎就忘了，那蓮化東村老善

人曾說西村有個冥報妖僧，專會咒人，莫非被他咒倒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妖僧咒人或者有之，若說咒死了他兩個，我還不信。」唐半

偈道：「天下事奇奇怪怪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也難執一而論。但方纔這位佛師說話似有機旨，你看著馬，待我進庵去問個

明白方見端的。」小行者不敢攔阻，唐半偈遂抖抖衣服步入草庵中來。

　　到了庵中，只見那笑和尚坐在一張禪床上，笑嘻嘻問道：「你在外邊守死罷了，又進來做甚？」唐半偈拜伏於地道：「弟子進

庵來不是要求佛師免死，但請問弟子之死還是天命該絕？還是有人暗害？」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逍：「雖是暗害，暗害死了便就是

你的天命該絕了。但念你求解遠來，跋涉許多道路，今去靈山不遠，一旦被人暗算，豈不前功盡棄？我傳你一個法兒與你躲過吧。

」唐半偈聞言又再拜道：「非弟子貪生，既蒙佛師念此求解善緣為弟子消愆滅罪，敢求指示因緣。」笑和尚道：

　　「佛法猶水，孽風其魔。

　　有風有水，安得無波？」

　　唐半偈聞言未能了悟，又再拜道：「弟子愚蠢，佛法微言，一時不悟，伏祈明示。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

　　「你既西來，他自從東，

　　相逢狹路，安肯放空！

　　直道易避，暗曲最凶；

　　倘然失手，勞而無功。」

　　唐半偈再三拜謝道：「既蒙佛師慈悲，敢求趨避之方。」笑和尚道：「這惡禿怨恨結成，最會咒人，你兩個徒弟都被他咒倒，

你若不知提防，未免也遭毒手，我傳與你四句偈言，等他念咒時你朗朗對眾宣揚，他自咒不倒。」唐半偈又伏地拜求，那笑和尚方

笑嘻嘻念道：

　　「毒心為仇，毒口為咒。

　　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。」

　　笑和尚念完又吩咐道：「此乃解毒真言，可牢記在心，包管你無事。你去罷，前途再會。」唐半偈受教，留心記了，伏地拜

謝。拜完抬起頭來看時，那笑和尚已不見了，心下不勝驚訝。正在驚訝不定，忽小行者引了兩個侍者入來。兩個侍者看見唐長老，

一齊上前作禮道：「從東寺冥報大和尚聞知老師父乃東土活佛，飛錫過此，希世難逢，願求一會。特命兩弟子拜逆，伏望同揚教

法，即賜俯臨。」唐半偈忙答禮道：「貧僧初過此地，雖聞冥大和尚道法高妙，思欲一叩洪深，因王命在身，不敢羈滯，今不幸失

了兩個弟子沒處找尋，聞得大和尚乃此方教主，自知蹤跡，正欲進謁以求指示，復蒙召晤，想是因緣。即此便行可也。」兩侍者見

唐長老肯行，滿心歡喜，遂慫恿著同出庵來。小行者心知冥報和尚夙有冤愆，料躲不過，便不攔阻，任憑唐長老前行，目卻牽馬隨

後。

　　不多時到了寺前，只見那些赴齋的僧俗尚擁擠不散，兩侍者忙分開眾人引唐長老入去。此時，冥報和尚已下了臺，在禪堂中等

候。忽報東土師父到了，遂迎下堂來，將唐半偈細細一看，只見：

　　面無色相，身不掛絲。了了見大智大慧，落落如不識不知。無無不有，空體固不可測；有有全無，妙心匪夷所思。果然是一燈

不昧，真不愧半偈禪師。

　　唐半偈走上堂來，也將冥報和尚細細一看。只見：

　　雙眉分掃，一鼻垂鉤。兩只眼光突突白多黑少，一頷髯短簇簇黃猛紅稀。色相莊嚴，不知者定以為活佛；行藏古怪，有識者方

認出妖僧。以殺為生，持毒咒是其慈悲；天人有我，報冤仇以彰道法。

　　冥報和尚迎唐半偈到堂，大家問訊了，各設高座，分席坐定。此時，吃齋的僧俗聽見說東土來了一個聖僧與大和尚講法，都擁

擠了來看，不一時將禪堂擠滿。唐半偈先說道：「貧僧纔入境，就聞知冥大師道法高妙，為一方宗主。昨忽忽而往，只道無緣，今

荷蒙召見，得睹慈容，實為萬幸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貧衲西域鄙人，久慕東土佛教之盛，每形夢寐，無計皈依。適聞老師飛錫西

來，不勝慶幸，故求請一見，以快夙心。但尚未及請教法號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又蒙大唐天子賜號半偈。」冥報和尚

道：「這等，是顛大師了。大師既處東土佛國，自知東方佛國之事。我聞中國自漢明入夢，梁武捨身，後來六祖相傳，萬佛聚會，

講經說法，天散花，地涌蓮，昭昭可考，不一而足。叢林之盛，四大部洲從無及者。大師名高尊宿，自宜倡明道法，大闡宗風。不

知又何所聞，反棄興隆之地，來此寂寞之鄉，以求真解。若靈山別有真解，豈中國三藏靈文俱無足信乎？」唐半偈聞言，嘆息道：

「嗚呼！是何言歟？三藏靈文何可當也。冥大師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佛立教，流傳此三藏靈文，非博名高，蓋憫眾生沉淪，欲

以此度人度世也！然度人度世之道，在清淨而掃絕貪嗔，正性而消除惡業。誰知愚頑不解，只知佞佛，不返修心，但欲施財以思獲

報，是欲掃貪嗔而貪嗔愈甚，要除惡業而惡業更深，豈我佛立教之初意哉！故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，不惜遠詣靈山，拜求真解，蓋

念東土沉淪之苦而發此大願。前至蓮化東鄉，見其清淨無為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始信佛法自有真風，不勝羨慕，昨至貴村，不



意大師轉欲從東，不知是何妙義？既蒙賜教，望乞開示。」

　　冥報和尚笑道：「度人度世固我佛之慈悲，然受享人天供養，菩薩亦何嘗自苦？施財望報雖或墮入貪嗔，而普濟功深，善根自

立，豈得以一人愚妄而令天下生慳吝心！若說蓮化村不生不滅，無樂無辱，以為佛家之正，則靈蠢同科，聖凡無二，木石與人有何

分別？莫說天地勞而無功，即老師開關求解亦屬多事矣！」唐半偈道：「立教貴乎窮源，源清尚恐流濁，若胥溺流以求澄清，烏可

得也！今棲心清淨，尚不能少救奢華，若妄想莊嚴，則天下金錢盡供緇流之費，猶恐不足也，將來何所底止？大師不可逐其末至忘

其本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佛法洪深，一時也難為粗淺者顯言，但立教者必具神通，若不具神通，即言言至道，亦屬虛浮。請問老

師，不遠萬里而來，欲展清淨宗風，不知具何神通敢於立教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來便來了，教便立了，只曉得一心清淨，別無片

善可言，何況神通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若無神通，救死且不暇，敢爭口舌之利，以與聖人相抗乎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若果至人，抗之

何害？倘薄其無能，而罪其相抗，此非至人，邪人也！從來邪不勝正，雖不具神通而自具神通也！」冥報和尚笑道：「據老師這等

說來，則老師不具神通之神通更大，這話也難全信。喜今日齋期，大眾俱集於此，可作證盟，老僧請與大師小試一試道法，以定東

西之是非，不識老師以為何如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毫無所長，焉敢與老師試法？」冥報和尚大笑道：「道法既無可試，怎敢擅自

高標與吾作對？」

　　小行者在旁聽見冥報和尚出言無狀，大怒道：「老和尚莫要誇嘴！我師父一個做佛菩薩的正人，豈弄這些小伎倆！你有什麼道

法？且先與我孫老爺試試看；若多寡曉得些竅脈，比得過我孫老爺一二分，再容你向師父求道也還不遲。倘香臭不知，一味大言不

慚在此愚民惑眾，便須剝去袈裟，快開後門逃去了還是造化；若要勉強支持，出醜還是小事，只怕性命也難保哩！」冥報和尚正要

欺壓唐長老，不意小行者突然鑽出來發話，著了一驚，忙定睛將小行者一看，見他火眼金晴，尖嘴縮腮，形容古怪，心下也噤了一

噤。因問唐半偈道：「此是甚人？」唐半偈道：「這老大小徒孫小行者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老師善信，怎容惡剎相隨？」唐半偈

道：「借此降妖伏怪耳！」冥報和尚就對著小行者道：「你既不怕死，敢挺身出來要與我比道法，自然是個不知死活之人。且問

你，你曉得些什麼道法？且數一兩件與我聽聽。」小行者笑嘻嘻說道：「若論起道法來，老祖家傳的雖止有七�二變，若說自家心
上經綸，就是�萬八千毛孔也還比不盡哩！叫我從哪裡數起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你既具許多妙法，敢聽我指摘兩端試試麼？」小行
者又笑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假文士要求人代筆，這幾日到西天來路上平穩，遇著的都是老實人，不消改頭換面去應酬，殊覺淡而無

味；今日撞著老和尚這樣刁鑽古怪，便虛虛實實有有無無做兩個戲法兒耍耍，也不差什麼！但請出題，無不領教。」冥報和尚想了

想道：「我看你雖然人相，尚帶獸形，我若以斷臂吞針大菩薩的道法試你，便道我有意刁難。也罷，且小試你一試。我聞古之高僧

說法，每每有天女散花；你師父既稱尊宿，抱道西來，今日在此論談了這半晌，怎不見一朵兒飄飄？還是古語荒唐？還是你師父講

說不妙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老師父言言無上，滴滴流溪，散花何足為奇；只因我師父一心清靜，不留色相，痛掃莊嚴，故天女不敢

現形。既你們一班凡僧不識真空至妙，只得破了師父之戒，散幾朵兒開開你們的俗眼吧。」卻暗暗伸手在屁股上撥下一根毫毛，放

在口中嚼得粉碎，望空一噴，叫聲：「變！」不多時只見半空中先起了一陣香風，吹得人七竅皆馨香，風過處忽霏霏微微飄下一天

花雨來，�吩咐愛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　　紛紛細蕊，簇簇柔葩。紛紛細蕊漾去隨風，簇簇柔葩飄來似雪。起處無端，忽然到眼；落時有意，故爾當頭。高似瞻，下似

拜，高下結蓮花之座；東如煙，西如霧，東西散旃檀之香。有幾瓣斜掛袈裟，似拈來而笑；有幾團背飛檐網，似散去無情。紅一

片，白一片，紅白成團，誰能辨桃李姿容？淡幾朵，濃幾朵，淡濃作隊，俱弄作牡丹顏色。桂子黃嬌，疑分月窟；杏枝紅艷，恍墜

日邊。天際三春，明點出花花世界；空中五色，暗織成錦繡乾坤。飛舞片時，莫認作月娥剪綵；忽開頃刻，方知是天女散花。

　　那一天花雨在半空中飛來飛去，俱發奇香異彩。大眾僧俗人等看見，無不合掌贊嘆稱揚，以為兩師說法之妙，冥報和尚便也欣

然居之不辭。小行者看見道：「老和尚不要無恥胡賴！這天花是為我老師父散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有何分別？」小行

者道：「怎麼沒分別！」卻把手一招，只見那一天花雨都飄飄蕩蕩落在唐半偈面前，堆積如花山一般，冥報和尚面前並無半片。大

眾人等看見都信心歡喜，哪裡還顧冥報和尚體面，皆圍繞著唐半偈磕頭禮拜，以為活佛；羞得個冥報和尚滿臉通紅，一時氣得暴躁

如雷道：「這哪裡是真正天女散花，止不過妖人邪術哄騙愚人，殊可痛恨。」唐半偈看見冥報和尚羞慚發怒，便說道：「此皆小徒

游戲，實於大道無關。老師不必介意。」因呵斥小行者道：「此弦歌村伎倆，我何等教戒，如何復作？還不快快解去，還我清

淨！」小行者見師父發話，只得將身一抖，收去毫毛，霎時間那些堆積的花雨忽然不見。那些大眾人等看見，一發信心唐半偈，以

為佛法無邊。

　　冥報和尚愈加不快，指定著小行者說道：「佛門道法有淺有深，似你這些幻術只好動愚。我的道法便關人死生，若主持佛教，

要害你師徒二人性命亦有何難？只是叫你糊糊塗塗死了，你雖做鬼，也不知我道法利害！今且與你個榜樣看看，你若害怕，皈依

我，還別有商量；你若愚而不悟，那時我再下毒手，你方死而無怨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說得有理！快快將榜樣來與我看。」冥報和

尚道：「看便與你看，只不要害怕。」遂吩咐侍者叫人將豬一戒與沙彌兩個尸首都扛了出來，放在禪堂門外，道：「請看榜樣。」

唐半偈忽然看見，認得是豬一戒、沙彌，不覺吃了一驚！不覺大聲嚷道：「我兩個徒弟正找尋不見，卻原來是被你謀害死了。這個

了不得！」冥報和尚微笑道：「老師父且慢為他二人發怒，若不如早早受教，只怕頃刻之間也要如此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死有何妨！

只是青天白日之下，都市善門之中，怎敢殺人？縱無佛法，也有王法！」小行者不做一聲，慢慢的走出禪堂外，將二人身體摸了一

遍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不要嚷傷了和氣！他兩個又不曾死，不過是連日辛苦，貪懶躲在此睡一覺兒。」冥報和尚聽了哈哈大笑道：

「他既是睡著了，你何不喚醒了叫他起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和尚不要著忙，難道不叫他起來，就是這等罷了？」冥報和尚又笑

道：「我不忙，讓你慢慢叫，若是叫他不起，我便請你師徒二人也睡睡好走路。」小行者竟不答應，身子雖撫摩著兩個尸首，早已

跳出元神，一徑直奔到森羅殿來。夜叉小鬼通報不及，飛跟著小行者跑上殿來。

　　�王看見，忙起身拱問道：「小聖有何事故，來得這等急迫？」小行者哪裡有工夫訴說原由，只問：「我豬一戒、沙彌兩個師
弟在哪裡？快請出來。」�王齊道：「他二位現跟著唐聖僧往西天求解，正在歷功累行之時，如問來此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明明被你
們勾來，如何胡賴？這是胡賴不得的！」�王道：「若是命絕勾來，此乃大數，小王無罪，如何要賴？實實不曾勾來！」小行者
道：「你們既不曾勾，他卻如何死了？」�王道：「死也有幾等。若是命盡被勾，魂便來了，氣便斷了，便是真死。倘或是不達天
命怨恨死了，或是不明道理糊塗死了，或是性子暴戾氣死了，或是貪得無厭巴死了，或是思前想後愁死了，或是欠債無償急死了，

或是口嘴傷人被人咒死了，此等之死皆人自取，並不干小王之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死已死了，又不干你們之事，他的魂靈卻在何

處？」�王道：「這樣人雖說死了，他的魂靈尚淹淹纏纏不肯離合，若遇著至親好友還有生機。」小行者道：「生機卻是怎樣？」
�王道：「生機種種不同，說起來話長，須請小聖坐了，待小王們細細指陳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有事要去得急，也不耐煩管這些閑
事，你只說被人咒死的當如何解救？」�王道：「這個不難。被人咒死的，他本來元氣不傷，不過被毒言毒語的毒氣沖入七竅，填
塞滿了，一時散不出，故悶暈而死。若要解救，只消將肚皮一頓揉，揉通竅脈，放一陣響屁，將毒氣泄去，便可回生矣！」小行者

聽了，滿心歡喜，拱拱手道：「承教了。」又一徑奔回，復了原身。

　　只聽見冥報和尚正在那裡取笑他道：「那和尚只管撫摩些什麼？怎不叫他起來！」小行者也不答應，只將左手插在豬一戒肚皮

上，右手插在沙彌肚皮上，用力狠揉，揉不多時，只聽得兩人肚裡漸漸腸鳴。小行者看見有些靈驗，又緊揉一陣，忽然豁喇喇就象

放連珠炮一般，放了無數響屁，一陣臭惡之氣，沖得滿堂人多掩著鼻子，幾乎站立不住。豬一戒忽然先醒，一骨碌爬起來，望著冥

報和尚高聲嚷道：「怎齋不見面，倒叫我睡了這半日？」正嚷不了，只見沙彌醒轉，也是一滑碌爬起來，見唐長老與小行者都在面

前，便大叫道：「師父，這寺裡和尚都不是好人，劫了行李，將二師兄謀死，我看見了與他理論，轉又將我咒倒。這樣惡和尚怎容

他在此講經說法，敗壞佛教？」豬一戒聽了大怒道：「原來為劫行李將我謀死的，快償我命來。」冥報和尚忽見二人活了，著實吃



了一驚，及聞豬一戒索命，乃大笑道：「你又不死，怎為謀害？」豬一戒道：「行李卻在哪裡？」冥報用手一指道：「那壁邊不

是！」沙彌看見，忙走到壁邊取出禪杖，大叫一聲道：「人雖不死，情理難容，卻饒你不得。」豬一戒見沙彌動手，也跑去掣出釘

耙，一齊望著冥報和尚打來。冥報和尚笑一笑道：「兩個孽障！纔得超生，怎又尋死？」忙將毗盧帽挺起，褊袒兩肩，任他二人打

鋤。不道釘耙、禪杖纔打鋤下去，空中就現出丈六紅光，將他身子罩住，比著銅牆鐵壁還堅硬些，莫想動他分毫。冥報和尚卻笑嘻

嘻在光艷中說道：「東土愚僧，何不快拜活佛？」豬一戒與沙彌見他裝腔作勢，一發惡狠狠的努力交攻。

　　小行者看見不是頭路，忙上前止住道：「呆兄弟，不要亂動手替他裝門面。」　二人驚訝道：「怎麼替他裝門面？」小行者

道：「你不知，這些玄虛都是妖僧的電光石火，愈打鋤，愈激剝，愈迸了出來；只不睬他，便自然消滅，要露出醜來。」二人點

頭，遂縮了釘耙，收回禪杖，在旁觀看，果見冥報和尚滿身的光艷一霎時消滅無蹤。二人拍手打掌的大笑道：「好活佛！你的佛光

到哪裡去了？還不快下來皈依我老師父的清淨！」冥報和尚聽了滿心怒恨道：「你這班賊禿！怎破我道法，毀我宗風？你道我咒你

不死麼？我初時之咒是傳示警戒，故留你一線回生之路。你既不知好歹，故肆強梁，我如今下個狠手，將狠毒神咒念動，叫你師徒

四人頃刻而亡，貶魂到阿鼻地獄。你等不要怨恨我不慈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和尚不要說大話，你那放屁的咒兒，就是弄他兩個下

根蠢漢，也只好放兩個響屁還你。怎我老師父一個上善至人也要一例看承？莫說我孫老爺遍體虛靈，一塵不受。不知你從哪裡咒

起？」冥報和尚也不回言，竟憤憤的合掌瞑目努嘴努舌的念誦。唐半偈知是咒他，他自恃身心清淨，欲以正勝邪，不動聲色。默默

聽冥報和尚念了兩遍，只覺耳目有異，恐怕被他咒倒，忙將笑和尚傳他的偈言高聲對大眾宣誦道：

　　「毒心為仇，毒口為咒。

　　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。」

　　唐半偈一時誦了三兩遍，便覺身心安泰，高坐不動。冥報和尚惡狠狠的咒了幾遍，以為必然咒倒，微微的開眼偷看，只見他師

徒四人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安然無恙。心下著驚道：「這樣惡咒，怎咒他不倒？真也作怪！」便將舌尖咬破，噴出一口血來，又惡狠

狠的念誦。豬一戒看見，笑說道：「老和尚不要痴心了，你不聽見我師父的偈子已明明說過，‘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’。你又咬出血
來做甚？」沙彌接說道：「想是念得口乾了，要些血兒潤潤喉嚨。」冥報和尚見神咒不靈已急得沒法，又被兩人言三語四的譏誚，

只見大眾圍繞看的一發多了，急得他滿臉通紅，不能言語。小行者走上前道：「老和尚，你的咒念了這半日，毫厘無驗，想是不靈

了。倒不如我念幾句與你聽聽吧！」冥報和尚哪裡答應得出。小行者又道：「你不答應，想是不要聽了，你不聽，待我念念與大眾

聽，看誰是誰非。」大眾聞言，俱擁擠上來拱聽。

　　小行者乃高聲念道：

　　「冥公冥公，肚裡不通，既做和尚，要識真宗。從來佛重西方，如何卻願從東？立教已悖，賦性又凶。放光惑世，便是道法；

持咒害人，便是立功。咒非微義，念也不驗；光非慧發，一瞬而空。但聚斂金錢，炫叢林茂盛；復猖揚異說，壞佛祖家風。幾年造

化，任你胡行邪魔伎倆；今朝晦氣，被我看破野狐行蹤。一時間降心不可，硬氣不可，急得渾身是汗；百忙裡遮飾無計，逃走無

門，訕得滿面通紅。大眾前既已出乖露醜，法堂上怎好擊鼓鳴鐘！倒不如一筋斗歸去來，重換皮毛；可免�八層鑽不出，埋沒英
雄。此雖是孫小聖譏嘲戲語，實可當大和尚勘問口供。」

　　小行者念罷，大眾盡皆點頭嘆息。

　　冥報和尚聽了，急得心上油煎，眼中火出，知道收拾不來，因指定唐半偈師徒四人大罵道：「孽障，我與你雖然道不同，亦何

相逼之甚也！罷罷罷，我且棄此皮囊讓你前去，倘再來相遇，也必不容你求解成功。」一面說一面已低眉合眼，奄然而逝。唐半偈

看見，好生不忍。小行者忙說道：「老師父不要假慈悲！這樣妖僧不死了，還要留他做甚？」唐半偈道：「留他可知無益，只可憐

他死便死了，尚迷而不悟。」闔寺僧人原有許多有道行的，久知冥報和尚是個邪人，只因拗他不過，不敢倡言；今見他與唐聖僧鬥

法不過，自愧死了，大家歡喜無盡。遂將冥報和尚火化了，合齊大眾出來禮拜唐半偈，願留他在寺作主。唐半偈說明身係欽差，不

敢久留，見那眾僧中一位老僧叫做不惹，為人甚是定諍，就請他為了寺主。又替他將從東寺改叫做蓮化寺；又替他講明佛法當以清

淨為主，大眾一一皈依。側師徒四眾方纔辭別大眾，收拾行李，上馬西行。正是：

　　莫慮牽纏，休愁束縛。

　　一念空虛，自能擺脫。

　　未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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